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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生态文学对这一现象

进行了集中书写，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对全球危机的理解与想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工业化

大生产与水资源危机、空气污染进行了聚焦，同时也在对全球工业化大生产的关注过程中形成了日益

明确的生态意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全球危机书写，反映了当代作家的全球一体化意识与关注世界

环境问题的承担精神，扩大了生态文学表现视域，传播了生态文化理念，建构了一幅中国作家笔下的

世界生态环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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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this phenomenon since the 1980s. Writers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crisis through literary works.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crisis of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air pollu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orms an increasingly clear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global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The global crisis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awaren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ir profound commitment to paying attention to worl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pands the performance 
horizon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spread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ulture, and constructs a worl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andscape written by Chinese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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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说就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史。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始了对自

然的征服，轰鸣的工厂在世界各地大量建立，人

与自然的关系至此也被彻底改变。在这个历史骤

变的过程中，自然生态的改变是基础，它不仅承

受了人类工业化大生产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巨大

资源消耗，为工业化大生产和人类社会提供源源

不断的原材料、生活物资，而且还被迫接受了工

业化大生产和人类生活消费的副产品——废气、

废水、废渣以及食物残渣、塑料废品、生活垃圾

等等。这些废弃品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之后，进

入自然生态系统，导致生态系统中的局部被污染

并循环到其它环节，至此，污染问题成为整个地

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病症，也成了人类社会必须直

面的重大议题。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中，有

很多作家都对工业化生产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

了聚焦，学界在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时也经常

谈到工业污染问题；但是迄今学界的研究尚未对

中国生态作家的全球工业污染书写进行探讨，这

一主题也因此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空间。从工业

化生产浪潮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全球危机书写角度

对生态文学创作进行讨论，不仅可以从中感知中

国作家继承文以载道观念、以现实关怀为旨趣的

创作精神，而且可以发现中国作家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日益成熟的全球意识和生命共同体意识，

其对于领悟中国生态文学的审美特质、思想价值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工业化大生产与水资源危机的文学

呈现

伴随工业化大生产在世界各地的大量出现，全

球用水问题日渐突出。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

大量的水资源，包括工业生产用水和厂区内职工

生活用水等。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用水比较，工业

化生产用水有几个特点，即用水量大、工业废水

直接排放、利用率较低、用水单位相对集中。据

统计，当下中国城镇的工业用水量占到了全国总

用水量的 20%。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

城镇工业用水量还会持续增加。令问题更加棘手

的是，由于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重视自然

生态问题，许多地方的工业废水都是直接排放至

附近的江河、湖泊、山川、沙漠等，从而导致当

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也使得不少地表水或

地下水因被污染而无法使用。同时，由于中国一

些工矿企业的技术尚不够完善，水资源利用率较

低，导致浪费的水量居高不下。中国出现的这些

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也导致世界各地

都程度不一地出现了水荒问题。

地球水域与陆地的面积比是 7:3，地球面积大

约为 5.1 亿平方千米，其中海洋面积大约为 3.61
亿平方千米，占地球总面积约 71%，陆地面积只

有大约 1.49 亿平方千米，占地球总面积约 29%。

尽管地球上的海洋面积远远大于陆地面积，但这

并不意味着地球水资源可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与大部分人的印象相反，虽然地球是一颗“水球”，

但世界上的水资源却处于严重不足的局面。徐刚

在报告文学《飘逝备忘录》中这样描绘世界的缺

水问题：“世界正面临空前严重的水荒，与此同时，

人类还在大量地浪费与污染宝贵的生活之水。这

两种完全相悖的现实，几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

有的大都市中，而不分东西南北。根据联合国及

斯德哥尔摩环境机构 1998 年 4 月的一份报告，到

2025 年，全世界 2/3 的人口将受用水短缺的影响，

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必须掂量着喝

水。”[1]214-215 水由到处可用的东西演变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折射出的是自然生态环境

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水成了紧缺物资之后，才有

可能成为受到市场追捧的商品。随着工业化程度

不断加深，工业用水量也不断提高，再加上人口

的增加与水资源消费的不合理，到 19 世纪后期时，

世界水资源就已经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徐刚在报

告文学《水啊，水——江河之卷》中回顾了近 100
年来水资源的变化情况：“当 100 年前，人口、

工业化程度、人的消费方式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时，水仍然是富足的，而且是清洁的。本世纪初，

世界人口为 16 亿，本世纪末已近 60 亿，人均拥

有的水资源量下降到只有原先的 1/4，而人均用水

量又比本世纪初增加了好多倍，人和水就是这样

相距日益遥远了。”[2]53 作家们通过生态文学的书

写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认识误区，即地球

上的水资源不是无限的，随着人口增加、工业发展、

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其正变得越来越稀缺与

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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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缺水问题尚可想办法解决的话，那么水

资源被严重污染问题则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

处理：“发展中国家有一半人患有与饮水有关的

疾病，每天有 25 000 人因此而死亡。发达国家的

饮水安全威胁，更多来自工业污染，它们层层设

防却又防不胜防。”[1]214-215 在造成水污染的各种

原因中，工业废水是最直接的原因。由于工业化

生产浪潮席卷世界各地，世界上已经没有一条江

河没有遭受过工业废水的污染了，这一情况在发

展中国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全世界目前工业

和城市排放的废水已达 500 多立方公里，到 2000
年将达到 3 000 立方公里，整个世界已经很难找到

一条完全没有污染的、清澈纯净的河流了。世界

上共有 12 亿人生活在缺水区，14 亿人的生活环境

中没有污水排放设施。”[2]53 在生态诗剧《圆桌舞

台》中，侯良学通过海洋中龙王之妻生出怪胎、

子宫被污染的惊悚场景表现了工业给海洋环境带

来的严重影响：“人类用科学把她抓走 / 把她折磨  
折磨成这般模样 / 他们往你的宫殿里堆放的垃圾越

来越多 / 垃圾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 废气、废液、废

渣 / 罐头筒、碎玻璃、饮料瓶 / 鸡蛋皮、茶叶根、

塑料袋 / 人畜粪便臭不可闻 / 熏得你夜夜失眠 / 你
像一个乞丐一般 / 到处在垃圾堆里寻翻 / 唉 可卡

因。”[3] 在侯良学笔下，东海龙王在海洋垃圾、

工业污染面前陷入了绝境，作为自然伟力象征的

它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甚至连妻子也被人类科学

家抓走。在诗人的叙述中，东海龙王的华丽宫殿

已经被堆放的垃圾所取代，垃圾的花样也越来越

多，废液、废渣、碎玻璃、饮料瓶、茶叶根、塑

料袋、人畜粪便等工业、生活废物不断涌入海洋，

使得龙宫成了臭不可闻的所在。

被污染的水资源，一方面传播着微生物疾病，

如痢疾、甲肝、伤寒、沙门氏菌等，另一方面还

传播着工业生产流泻出的各类废水，如混杂着硝

酸盐、磷酸盐及各类重金属等的工业废水。20 世

纪 90 年代前中期，联合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当

年全世界患痢疾的患者超过了 18 亿人次。人类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怀揣着对科技昌明、物

质富饶的未来憧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奋力奔驰，

但经过三个世纪的实践，人类却日益跌入科技发

展的陷阱中。作为生命之源的水，不断地被人类

污染，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

区上演。徐刚在报告文学《水啊，水——江河之

卷》中写道：“每当一种病源体从污水进入单独

的水体时，这水体就成了传染病的载体，并且创

造了流行的环境，从痢疾到甲肝、伤寒、霍乱、

沙门氏菌、蛔虫等等无不如此。1993 年，全世界

患痢疾的人超过 18 亿人次。就连联合国的医学专

家也惊讶莫名：带有痢疾菌的水量怎样冲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每年，仅痢疾就使 300 万 5 岁以下

的儿童在世界各地走向死亡——在他们的生命刚

刚开始的时候。污染的水除了传播微生物疾病，

也一样传播工业疾病。清纯的水已经变得愈来愈

复杂。”[2]54 当水不再作为生命的源泉，而是作

为致命病菌的载体、死亡的使者出现时，人类就

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被彻底异化了。侯良学的诗

歌《毒小麦》，就对工业毒水流入农作物并进入

食物链的情形进行了描述：“钢铁厂流出的水五

颜六色 / 五颜六色的水流入麦地 / 麦地里全是五颜

六色 / 没有月光的晚上 / 浓烟滚滚的白日 / 麦子疯

狂地成长 / 他总是听见麦地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 他
摘下一粒麦 / 挤出一泡脓 / 收割的日子，他不怀

好意地笑着 / 他想把粮食上交国家 / 他想把粮食

卖给城里人。”[4]320 这里有两处地方特别值得读

者注意：一是诗歌描写了“五颜六色”的工业废

水流入麦地、进入人类食物链的现象。钢铁厂流

出来的有毒废水进入麦地后，麦子开始疯狂生长，

麦粒里不再是白花花的麦子，而是一泡脓，这个

惊悚的形象预示着工业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

的生存与延续。二是诗歌刻画了农民试图将有毒

小麦作为粮食卖给城里人的扭曲心理。农民种植

的小麦遭到钢铁厂废水的污染，农民本身是受害

者；但当农民发现小麦受到毒害后，却“不怀好意”

地想转嫁灾害——“把粮食卖给城里人”。由此

可见，环境污染不只污染生活环境，还污染人们

的心灵。

地球上水资源危机的爆发与工业化大生产有

着密切关联。现代化工业生产对于水资源的需求

超过了以往，而生态意识的淡漠则加剧了工业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物质对水质的污染，徐刚的

《飘逝备忘录》《水啊，水——江河之卷》、侯

良学的《圆桌舞台》《毒小麦》、麦天枢的《挽

汾河》、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作品，都对

此进行了多方位的描写。众所周知，中国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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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末才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工业化大生产

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作为后发国家，

民众的生态意识十分薄弱，对工业化进程中产生

的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污染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

的重视。在这些作家笔下，我们可以看到，直到

20 世纪的 90 年代，在我国的不少地区，居民随意

朝河流倾倒垃圾、企业肆意排放有毒废水等现象

仍然较为普遍。                                                                                             

二 工业化的空气污染与生态文学的大

气书写

工业化大生产除了导致水资源紧缺及被污染

外，还对大气构成了威胁。工业化大生产的废气

进入大气后并不会自行净化，而是漂浮于空气中，

导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急剧增加。“现

代统计技术使科学家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估算出世

界在燃烧煤和石油时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这个数

字在 1950 年大约是 16 亿吨，到 1979 年已经达到

了 51.4 亿吨。本世纪初到 80 年代，工业化国家对

化石燃料的消费大约每年以 4％的速率递增，照此

推算，在 21 世纪 30 年代到来的时候，大气层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有可能比工业革命前提高一倍，

保守的估计，‘温室效应’也将导致地球表面温

度升高 3℃。”[5]29-30 侯良学在诗歌《七月流火》

中对全球的温室效应进行了书写：“七月流火，

谁在举起那把利斧？谁在砍伐那棵桑树？ / 蚕儿吱

吱叫，伯劳鸟儿把圈绕 / 七月流火，谁在猎取貉？

狐狸在逃跑？为谁做皮袄？ / 没有蝉儿叫，黄莺突

然跌落在地，死掉 / 七月流火，空调全部打开，机

器隆隆炸响，手指头们从不思想，室内温度够低，

室外气温越高。”[6]176 这首诗歌仿照的是《诗经》

中《七月》一诗的描写手法，但将对古代农民生

活场景的描写转换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恶化的思

考，将火热的七月与地球温室效应、植被砍伐、

空调使用等结合起来思考。在《时间紧迫》一诗中，

侯良学则表现了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海平面上涨、

马尔代夫即将被淹没的景象：“南极冰川 / 大崩裂 /
面积达 /226/ 平方公里，比 /3 个香港岛 / 还要大 /
我打算抓紧 / 抓紧去马尔代夫旅游 / 要不然这个国

家 / 很快就要 / 被海平面上升的海水 / 淹没了。”[4]87

耐人寻味的是，诗歌中的“我”，一方面意识到

了温室效应导致南极冰川崩裂、海平面上升的趋

势，另一方面却想着抓紧时间去马尔代夫旅游、

消费。诗歌对那种撕裂的环境保护心态的描写可

谓入木三分。

工业化大生产不仅会导致全球的温室效应，而

且还会使南极上空的臭氧层被破坏，从而降低地

球抵御外太空紫外线的能力。早在 1985 年 5 月，

就有英国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越来越稀

薄的残酷现实。科学家们检测到南极上空的臭氧

层存在着巨大的缺口，1987 年时已经如同美国国

土面积一样广大。臭氧层距离地球表面虽然有 10
至 50 公里的距离，却能够吸收绝大部分的紫外线；

一旦臭氧层遭到破坏，宇宙的紫外线便可长驱直

入，导致人类皮肤癌发生率提高、地球气温变暖，

损坏人类免疫系统。“臭氧层的‘空洞’是由氯

氟烃造成的。氯氟烃是一种人造物质，1930 年由

美国杜邦公司研制问世，现在全世界年产氯氟烃

100 万吨，其中西方国家占 75 万吨，原苏联占 6
万吨，它主要用于制冷剂、发泡剂、洗净剂和推

进剂，在工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广泛应用，从冷

冻机、冰箱、汽车到硬质薄膜、软垫家具，从计

算机到灭火器，都使用着这种化学物质。氯氟烃

不能在低空分解，而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以后

漂浮升入同温层，以一个氯分子毁灭近 10 个臭氧

分子的速度来破坏臭氧层。”[5]30-31 臭氧问题的出

现与蔓延，越来越证明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相互

关联的共同体。

酸雨也是人类工业化大生产之后的“收获”。

人类使用的能源原料煤、油等在燃烧过程中会散

发各类金属离子，产生有毒气体三氧化硫。这些

东西与空气中的水气结合就形成了硫酸雨，其具

有很强的腐蚀性。硫酸雨往往与工业化大生产相

伴相随，成为许多城市的“标配”。“酸雨也已

经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印度、东南

亚地区和巴西的一些土壤已经酸化，一些地区土

壤酸化程度导致森林遭到破坏。在中国，随着燃

煤排放的二氧化硫量的增长，也出现了酸雨日趋

严重的局面。广东和广西、四川盆地和贵州大部

地区已经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

区之一。华东地区酸雨在发展，以南昌—厦门—

福州和青岛为中心的酸雨区已经形成。”[5]32-33

如果说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酸雨现象还可

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广西、四川、贵州等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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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也出现酸雨现象则说明我国的环境问题

何其严峻。

中国由于处于工业化生产的早期阶段，生产

中必然排放大量的烟尘，由此也就形成了我国不

可避免的酸雨问题。“1985 年，一位日本环保专

家曾断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排放的大量烟尘

所产生的酸雨，将在强大的偏西气流中袭击日本

和南朝鲜。事实上，今年春天来自我国西北的黄

尘，不仅袭击了北京，而且真的出现在日本国的

上空。”[6]237 以往人们在谈到全球化，常常将其视

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贸易上的密切联系，却

忽略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出现的生态问题已经严

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幸福。随着各国交往的日

益频繁，许多生态问题常常同时发生在不同国家，

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较之以往更加宽广。侯良学在

诗歌《我看见背着氧气罐的鸟在天空飞翔》中为

读者描绘了一幅工业废气导致大气严重污染、鸟

类难以呼吸的恐怖场景，其以鸟类背着氧气罐飞

翔的场景来隐喻人类未来的某种遭遇：“我戴着

湿漉漉的口罩 / 露出两只酸红酸红的眼睛 / 行走在

寒冻寒冻的大街上 / 看见更多的戴着口罩的人影 /
我的眼睛干燥燥地害怕冷 / 更害怕这空气中漂浮的

硫酸风 / 我戴上防护眼镜 / 看见更多的人也戴着防

护眼镜。”[7] 这首诗歌的重要价值在于，诗人在

全社会尚未认识到空气污染的严重威胁时，便以

敏锐的直觉和作家的良知，刻画出了背着氧气罐

飞行的鸟的形象，它以末日场景的惊悚意象和犀

利的批判锋芒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业化大生产导致全球出现了普遍性的空气

污染，各类有毒有害气体被排放进大气层，它们

与雨水、悬浮颗粒等进行融合，最终成为导致人

与动物感染的病原。侯良学的《七月流火》《我

看见背着氧气罐的鸟在天空飞翔》、戴战军和徐

永青的《拯救与命运》、李良和李正义的《越界

的公害》等作品，聚焦于空气污染与全球工业化

大生产的内在关联，揭示了温室效应、雾霾、酸

雨等常见现象的形成与危害。中国作家强烈的社

会承担意识，使得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

批判精神。他们不仅反思了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生

态危机，而且也从文化、心理角度对空气污染进

行溯源，力图找到造成这一严重生态危机的精神

根源。

三 全球工业大生产与文学生态意识的

形成

事实上，工业化大生产一方面给人类创造了丰

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的健康与安全

带来了巨大隐患。面对工业化大生产，许多人爱

恨交加。戴战军、徐永青在《拯救与命运》一书

中对世界的工业发展历程做了宏观勾勒，其有助

于人们了解工业化生产与世界环保问题的相伴相

生历史。“19 世纪末期，在欧美、日本等地，工

业污染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不少震动一

时的污染事件，环境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公害

发生期。而本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公害发

展期。随着石油工业的兴起，石油在燃料结构中

的比例迅速上升，内燃机、汽车、拖拉机、各种

动力机用油消费量激增，重油在锅炉燃烧中的广

泛使用，使得石油污染日趋严重。从 1943 年开始，

由于飞机制造业和军事工业、石油化工的发展，

美国洛杉矶上空出现浅蓝色的光化学烟雾，以后

几乎每年夏秋季节都有 160 天左右出现这种烟雾，

这就是典型的石油污染事例。”[5]26

世界各国真正意识到工业化对生态环境已造

成了严重后果，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正是在工

业化生产及其制品对自然生态造成巨大影响之际，

美国爆发了环保运动。1962 年，美国作家蕾切尔 •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用严肃却生动

的手法，描写了美国社会由于过度使用化学药品

和肥料导致自然生态遭受严重污染的情形。《寂

静的春天》将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首次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对人类盲目相信

科学的深刻反省；同时，作家秉持批判反思的立

场，对农业科学家的实践、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强

力挑战，希望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蕾切尔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记录了美国工业文

明存在的负面影响，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环保主义

运动，这部著作的出版也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生

态意识觉醒的时代。“70 年代到 80 年代可称为公

害治理期，在这一时期里工业发达国家不断大量

增加环境保护投资，美国 1974 年用于环境污染治

理方面的总费用为 216 亿美元，到了 1988 年，这

项费用达到 929 亿美元，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里翻

了两番。而日本拨出的污染治理费用占国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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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的比例，1985 年就达到了 2.9％。” [5]27

欧美国家意识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其

通过立法、管理、改进等方式消除负面影响，但

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大火造成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欧洲大部分地

区都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苏联不仅反应迟缓，

而且还刻意隐瞒了核事故消息。直到瑞典在境内

发现放射物质含量过高后，这一惊天事故才被曝

光。在作家笔下，东欧国家的环境污染较之西欧

国家更为严重：“东欧国家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

有效控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原东德、波兰、匈牙利、

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产生了令

人忧虑的环境污染问题。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

在原苏联基辅市以北 130 公里处，发生了震惊世

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核电站的反应堆熔

化燃烧，爆破保护层，厂房起火，放射性物质源

源泄出，当场死亡 2 人，辐射受伤 204 人。核电

站周围 30 公里范围成为‘死亡区’，撤出 13.5 万

人。220 万人口居住的地区遭到污染，成百个村镇

人去屋空，白俄罗斯由此损失 20％的农业用地。

污染区内癌症患者、甲状腺患者和畸形家畜急剧

增加，至 1990 年初共死亡 237 人，其中包括一名

参加抢险的将军。这一事故造成的损失高达 120
亿美元。”[5]29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宛如一则生

态寓言，向人类昭示了忽略生态保护、放任科技

力量可能导致的末日景象。须一瓜在长篇小说《白

口罩》中描写了明城由于遭受核工业燃料污染而

导致民众惊恐、慌忙出城的情形：“人民大街的

车马要多一些，人也多，很多人提着行李；满大

街的白色口罩更加稠密，转过来转过去都是白色

的方块脸，不安恓惶之氛围更凝重了。如果从明

城高空俯瞰，整个城市，所有大街小巷的人，都

土豆般的往城外流动，不同的是，每一只土豆上

都贴着白口罩。小麦发现，只有政府门岗一个执

勤的小兵依然站立笔直，他没有戴口罩；而邮局、

商店、环保局、派出所、工商局进出的也都是白

色的方块脸。这已经是不折不扣令人绝望的危城

景观了。”[8]209 这幅逃难场景，宛如战争期间民众

各显神通携家带口求生的场景：“整座城池大街

小巷的冷清肃杀，原来都汇集到这条出城大道上，

滚滚的出城大军弄出的尘嚣，几乎遮天蔽日。机

动车、非机动车，细看过去，出租车、天津小面的、

私家车、大东风、小皮卡、三轮摩托；两轮摩托、

平板车、轻骑、自行车、水泥手推车、步行者。”[8]212

而之所以造成城市恐慌，根源就在于政府部门对

于核材料管理的松懈与事故发生后的隐瞒，导致

民众无法了解真相、谣言四起。

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东欧、亚洲等发展中

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走向并不偶然，归根

结底这是由各国的经济实力及社会发展程度所决

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迫

切需要引进工业化大生产，以提高自身的经济造

血功能，但这些国家大多缺乏生态环境意识，没

有重视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

仍很严重，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卫生与大城市

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在不发达国家中，污

水造成的水污染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痢

疾、伤寒、霍乱和肝炎等水传染病占被传染的不

发达国家死亡总人数的 40％，此类疾病的发病人

数占被传染的不发达国家各类疾病总发病人数的

60％。1984 年 12 月 3 日，印度发生了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

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投资兴建的一座农药厂

突然发生剧毒气体甲基异氰酸盐外泄，2 000 多人

死亡，数万人中毒，幸存者中有许多人可能会逐

渐双目失明，工厂附近的 3 000 头牲畜也中毒死

亡。”[5]2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资本主义

国家主要依靠直接的武力统治奴役第三世界国家。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生态环境差别越来越明显，西方国家凭

借技术和资本的优势，将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迁

往第三世界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

越来越严重。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了工业

化大生产具有的巨大破坏力，国际社会与组织召

开了一系列会议，发布了许多生态报告，希望能

够改变长期以来人类掠夺自然的疯狂历史。在这

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灾难此起彼伏，更

加剧了各国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1986 年 4 月，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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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而且在整个世界造成恐慌。事件发生至今

已有两年多，但其后遗症并没有消除。西德、瑞

典、土耳其、南斯拉夫，把不断出现的畸型胎儿

仍然归罪于那次灾难。1986 年 11 月，瑞士巴塞

尔化学仓库发生火灾，大量有毒化学物泄入莱茵

河。造成下游几个国家 1 000 多公里的河段严重污

染，经济损失数千万美元。专家估计，要彻底清

除这次污染造成的危害，至少需要 10 ～ 15 年时

间。”[6]236-237 在中国作家的描述中，欧美国家并

非生态的天堂和避难所，其也存在许多诸如核污

染、有毒化学物质泄露的问题。

严重生态灾难在世界各国出现的频率越来越

高，也使得人类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灾难的治理

问题。“环境污染造成了全球环境问题之后，人

类社会开始反思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人们越来

越认识到，在开发大自然的时候，不应破坏人类

社会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源与条件，必须保持生态

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否则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5]29

如何落实自然生态的修复与治理，如何阻止工业

化大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继续掠夺，如何遏制消费

者对更多物质产品的渴望，可以说是当前摆在世

界各国面前的共同问题。面对这一难题，中国作

家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邵燕祥

看来，工业化一方面带来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

又给人们带来了甜头。我们不应一味拒绝工业化，

而是应该吸取已有的教训：“在内地，尽管我们

诅咒现代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我们却也尝到现

代科技带来的甜头；我们能够坐视藏胞被遗落在

现代化的泽惠之外吗？”[9]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家对于世界生态环境问

题进行了大量的反映和反思，但对于如何在实践

中处理好工业化大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他们尚未有更好的主张。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

这样一个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

型的国家，由于底子薄、技术弱，在很长时间内

其只能在工业化大生产的道路上前行。韩少功这

样反思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都市化，是生

产要素向核心地区不断集中。这一过程可以让一

部分乡村搭车，比如让郊区农民受益。但大部分

乡村在一般情况下只可能更边缘化和依附化，所

谓‘走下坡路’。”[10]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过程，中国作家对于工业化大生产给民众带来的

物质生活的繁荣及其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

神生态的负面影响都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作家对工业化大生产及其环境污染的批

判、反思，并非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简单抵制和盲

目拒绝，而是希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应重

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而他

们在作品中对地方政府、企业为了追求 GDP 与政

绩却忽略生态环境保护及民众生活健康的短视行

为进行了激烈批判，其目标乃在于通过文学作品

表达社会诉求与民众关切，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引

起社会各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中国作家深厚的

忧患意识、文以载道的写作传统以及关注全球生

态问题的国际视野，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作品中

得到了鲜明体现，也因此凸显了中国生态文学创

作的人文精神和全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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